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，阿蕊为黄先生剪发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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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姨不灭：巷弄深处，“理容院”的台式人情与美学 | 电影《本日公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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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代宗师》有白玫瑰理发厅，西门町有台北红玫瑰理发厅，但那些都是上海式，阿蕊学的，则是源自日本的美容
院系统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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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正在上映的台湾电影《本日公休》，讲述了台中一家经营四十载的男士家庭理发厅的故事。故事带出台

湾独有的“理容院”文化，其由独特历史环境，而综合了中、日、欧混血的理容传统。我们访问了电影主人公的原

型人物——今年74岁的理发师阿蕊（导演傅天余之母），连并影片的导演与美术指导，共同谈谈台式理容文化，旧

式职人与当下精神之传承，及电影对此的处理与期待。

定期上一趟发型沙龙是现代人生活必须，但在过去，打理仪容的场所男女有别。在台湾，“理容院”专指服

务男士的场所，上世纪1960、1970年代是其全盛时期。作为一种台湾独特的文化，“理容院”历经清代与

日治时期，融合了中国、日本、欧洲三者的基因，加之常年浸润的台湾在地风格，揉合出一种独特的混血

文化。旧式的理容院，向宾客提供掏耳、修面、理发等服务，有些店家还加入修甲或指压按摩。

近些年复古风潮盛行，“理容院”也被纳入其中成为一种台式美学，近年有理容院二代创办“理容院城市旅

行”，推广台南老店及在地文化，也有潮流品牌如“香兰男子电棒烫”，将老商标活化再造，凝聚了一群台味

理容院的年轻爱好者。待1980年代末，现代化发廊开始在台湾普及，理容院遂逐渐式微后，承袭自传统的

手艺也开枝散叶，进入寻常巷弄间，落定于一间间个人经营的家庭理发。

作为一种台湾独特的文化，“理容院”历经清代与日治时期，融合了中国、

日本、欧洲三者的基因，加之常年浸润的台湾在地风格，揉合出一种独特的

混血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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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在理发店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阿蕊的理容院 


阿蕊（本名萧蕊）的家庭男士理发，就开在台中旧城区静巷内透天厝的一楼，店面没有招牌、只挂著三色

旋转灯。阿蕊今年74岁，从事理发已经第61个年头。古早年代，乡下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往往小学毕业就要

去城市拜师学艺、分担家计。1962年，13岁的阿蕊也从彰化去台中当理发学徒，进入“胜美理发厅”（位

于台中旧大雅路，现中清路上）习艺。

当时，超过10张理发椅的就属于大型店家，收费较小型的为高。胜美共设12张椅、雇有8名师傅，生意风

风火火。前两年半的学徒生涯，阿蕊要扫地、洗毛巾、打杂；杂务做完，要站在师傅旁边观摩理发，有时

间就拿剃刀练习，把自己膝盖当客人的头来刮。店里供员工吃住，宿舍就在店面楼上，学徒除了店务，还

要进厨房帮忙，阿蕊笑说是“一次学会很多技能”。晚上，员工们睡在大通舖，她和同事秀兰、阿美特别要

好，许多三人出游的照片都被珍藏至今。

理容院从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10点，公休日为每月10号与25号。因为地点邻近清泉岗空军基地，顾客中军

人占一半比例，其次是公务员与农人，一大早来报到的是务农人家，周末来的则大多是上班族。1969年越

战时期，清泉岗光是驻台美军就达6000多人，为理发厅带来大量客源，而且做美国人的生意，原本10元

的收费可以翻倍到20元，“他们还会额外给小费，店里小姐都很想剪到美国客人。”

在理发厅上班要穿制服，阿蕊因为身材标准，店里要换新制服时，还指定她去量身当模特儿。她在胜美一

共工作9年直到结婚离开，和老板一家人感情亲密。自己开业时，胜美的刘明吉师傅送了一面大镜子作贺

礼，后来不管搬过几个地方，阿蕊都一直把它挂在店里的显眼处。

以前的刮胡刀片是否不像现在的能替换？而且要用牛皮清洁，才能除去刀上

残留的脸部油脂？她回答：“对啊，做那么久，什么都经历过啦！”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，阿蕊为老邻长何先生洗头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曾经拒绝女客 


这天下午在阿蕊理发店遇到的两位熟客，一位是老邻长何先生，他从27岁结婚搬来时就开始光顾；另一位

是平时在台北工作的黄先生，他是在爸爸推荐下来这里，一剪就剪了十几年，每次都趁回老家时跟阿蕊预

约，因为“固定一个理发师，不会换来换去。”

不同于沙龙的先洗后剪，阿蕊的店是要入座后先从剪发开始。阿蕊先拿痱子粉拍上客人的后颈发际处，以

让待会剪下的发渣不会黏在脖子上；接著，电推、剪刀轮流出场；剪到中途，再拍些痱子粉在头发下半

部，这是为了把一根根的发丝看仔细。理完发再洗头，阿蕊手捧洗发精和小水瓶，在客人头上搓揉出泡

沫，仔细抓洗清洁后，便移动到背后的磁砖水槽区，让客人俯身冲水。

店里还有一个蒸气箱，里面叠放著棉质热毛巾，出入口的木门窗与金属推把、镜台、置物柜，这些从开业

沿用至今的物件，透露著一股老派又温润的气息；两张只能往后躺、不能升降的老理发椅，这许多年来倒

是换过其中一张，成年客人都坐弧形扶手、较新的那张；而另一张也得保留下来的原因，是它的扶手平

整，可以放上板子给身高不够的小朋友坐。

店里还有一个蒸气箱，里面叠放著棉质热毛巾，出入口的木门窗与金属推



把、镜台、置物柜，两张只能往后躺、不能升降的老理发椅，这些从开业沿

用至今的物件，透露著一股老派又温润的气息。

除了大人和小孩，家庭理发很重要的一群消费主力是学生。2005年以前，高中职以下的校园仍有发禁，当

时店里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爆满人潮，那就是学校服仪检查日的前一天，阿蕊因此对附近每所学校的检查

周期了若指掌；发禁解除后，她也不担心生意变差，因为客人真的都是剪一辈子，光接预约就够稳定，何

况老客人还会带著孩子、孙子再来光顾，客源生生不息。

阿蕊带客人回到座位上，将头发大致吹干后，她又换了一把白铁制的老式吹风机，原来是旧机型温度较

高，方便用来固定发型，“这支外面已经买不到了，要很小心地用，不要摔到就不容易坏。”

理发工具每半年要保养、磨刀，平时电推使用前上点油，用完清洁干净，珍惜器具，是职人精神的一部

分。问阿蕊，店里现在还有刮胡服务吗？她说有，但只剩老一辈人有此习惯，年轻人普遍不爱；再问她，

以前的刮胡刀片是否不像现在的能替换？而且要用牛皮清洁，才能除去刀上残留的脸部油脂？她回答：“对

啊，做那么久，什么都经历过啦！”

曾经还有女客人想来给阿蕊剪发，但她认为自己所学、一生做的是男士理发，“做什么事就是要专业”，便

拒绝了人家。“反过来讲，剪女生的美发师傅，来剪男生也没办法像我们这样⋯⋯”她指著客人后脑杓平顺

服贴的层次说，“这就是技术。”



导演傅天余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女儿做了导演 


这些忙于生活的寻常人，很少有机会好好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上理发店是他

们生活中的一个仪式──把眼镜摘掉，帽子拿下，剪个头发。

阿蕊就是靠著这门手艺，和十年前过世的公务员丈夫，一同扶养三名子女长大。1970年代末流行男士烫

发，阿蕊也想引进店里，为了练习新技术，两个上幼儿园的女儿就被她抓来当试验品；到了1980年代后

半，读国中的二女儿放学回家写功课、看电视时，也常被妈妈喊去帮客人拆烫发的卷子，她臭著一张脸，

还被客人糗说：“你也甘愿一点嘛！”

那名青少女叫做傅天余，后来她考上台北政治大学日文系，再去纽约大学读研究所，接著从杨德昌电影的

场记入行，最后当了导演，长片作品包括《带我去远方》（2009）、《我的蛋男情人》（2016）、《本

日公休》（2023）。

2010年，台湾纪录片双年展有一个专题，邀请台中出身的导演拍台中故事，傅天余是其一。她以妈妈阿蕊

为主角，拍了纪录短片《阿蕊的家庭理发》，那是她第一次用镜头去看自家的环境和妈妈的客人，也让她

把妈妈的从业经历梳理过一遍。

制作该片时，她直觉这是个适合拍成电影的题材，但还缺乏故事和事件。直到三年前有次回老家，妈妈正

在电话联络要去帮一位客人剪头发，她在一旁听著，觉得故事冒出来了，新片《本日公休》的故事开始在

她脑中成形，这将是一部以她的妈妈、以她的家庭关系为原型的电影。

“我从小就觉得男人坐在理发椅上是一个很神秘的时刻，看著他们的后脑杓有种奇妙的状态，一直很吸引

我。”这些忙于生活的寻常人，很少有机会好好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上理发店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仪式──把

眼镜摘掉，帽子拿下，剪个头发。他们面对外界有各种不同的身分，是老板，工人，师傅，可是坐在理发

椅上，好像把身分暂时放下来、面对自己。

对傅天余来说，家庭理发不只是她成长的场域，甚至还有教堂般的神圣感，自幼看著形形色色的客人，现

在想起来，那就是导演的视角，“我眼前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去去，我是在场的，但不参与；我很喜欢人，



在想起来，那就是导演的视角， 我眼前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去去，我是在场的，但不参与；我很喜欢人，

可是不爱跟人搅和，但我会竖起耳朵听人聊天，这也许就是当导演最好的一种养成训练吧！理发店很像一

种舞台，各种不同的人来，我可以很安全地偷偷观察他们。”

美术指导王志成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以前人的一种修为 


台湾理容院主要分成上海派──像《一代宗师》里的“白玫瑰理发厅”和西

门町的“台北红玫瑰理发厅”，是以男师傅为主；妈妈阿蕊学的，则源自日

本美容院系统。

这部描绘岁月积累、人情历练的电影，必定很仰赖有共同美感经验、审美观相通的创作伙伴，那便是操刀

过《月老》、《消失的情人节》、《返校》的金奖美术指导王志成。有记忆以来，他就是坐在家庭理发店

的木板上给阿姨剪头发，一边看著陌生叔伯在掏耳朵、用热毛巾敷脸、修面，刮胡子的泡沫还是现打的，

尽是满满仪式感，成为他幼小心灵中对成人世界的奇想。



就连自家阿公明明是位农人，却经常上理容院、三不五时会穿西装，甚至还有一顶呢帽，“我一直百思不得

其解，后来看到旧时代的照片，街上的贩夫走卒，每个人都穿得满体面的，那就是以前人的一种修为吧。”

他也记得每次隔壁椅子的客人，都不是剪完就走，他们真的会跟理发阿姨聊天话家常，就像《本日公休》

里所讲述的，“原来那种人情世故没消失耶，应该说阿姨不灭，寻常温厚的情感都出现在巷子里。”

剧本写作过程中，人物的日常运作和经验情感是现有素材了，其余则要靠田调补足，片中有一段妈妈在胜

美当学徒的回忆场景，为此傅天余对理发业做了很多调查，也走访老理发院最多的台南，用以确认胜美的

样貌该如何呈现。

《本日公休》剧照。图：威视电影提供

所谓上海派，是把上海租界原汁原味的欧美派理容移植过来；而日本在发展

理发院的过程中，并未把自己文化的底蕴丢掉，而是融合，就像日式咖哩的

和洋风，而那就是台味理发店传承到的氛围。



台湾理容院主要分成上海派──像《一代宗师》里的“白玫瑰理发厅”和西门町的“台北红玫瑰理发厅”，是以

男师傅为主；妈妈阿蕊学的，则源自日本美容院系统，两边师傅讲的语言、制服样式和调调都很不同。

曾在《一代宗师》任副美术指导的王志成补充，所谓上海派，是把上海租界原汁原味的欧美派理容移植过

来；而日本在发展理发院的过程中，并未把自己文化的底蕴丢掉，而是融合，就像日式咖哩的和洋风，而

那就是台味理发店传承到的氛围。

《今日公休》电影也重现了胜美的员工宿舍，王志成考究过一些老片如《街头巷尾》，再根据跑过很多老

场景的经验，打造出1960年代的室内装设，把通铺设计成类似炕床的样式，墙壁重新刷过后，再用当年工

法以手工印上花纹，阿蕊近一甲子前的记忆、少女对未来的想望，就这么活了起来。

《本日公休》剧照。 图：威视电影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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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理发不会像发廊一次性装潢成一个调子，而应该是先做了一处装修，过

几年又弄一下别的，或是戏中拍片的女儿拿回来一盏漂亮的灯，东西有新有



几年又弄一下别的，或是戏中拍片的女儿拿回来一盏漂亮的灯，东西有新有

旧，时间痕迹是不一致的。

经过导演和阿蕊的双重证实，电影里，理发阿姨和客人的所有话题和互动，都是真有其事，既然自家理发

店就是故事原生地，那么回家拍这部片也很顺理成章吧？事实却刚好相反，傅天余一直极力避免工作生活

互相干扰，但要找到一个能借那么长时间，又具生活感的实景，她心里也知道难度很高。

直到某天制片组问她，老家理发店就是现成场景，真的不考虑吗？她先问妈妈，没想到阿蕊一口答应，加

上跟街坊邻居的好交情，一切都好打点；和摄影美术实际勘景后，也确认拍摄上是好操作的，她才放下纠

结，就在老家开拍吧。

筹备加拍摄的三个月间，原以为妈妈可以借机休假，没想到她根本闲不下来，直接请场景对面的美术办公

室张罗出一个角落，让她继续帮客人理发；美术设计上的构想，是店面改造后可以继续营业使用，所以采

取装潢而非搭景的思考，加入主人的要求和意见，确保美观实用兼具。

场景内少数的几项改变，包括原本间隔店面和住家空间的是铝门窗，美术将之改成品相较好的木拉门，除

了增添温润度，也补强主角念旧的特质；水槽整座打掉，用复杂的工法新砌，为营造岁月感，原想刻意敲

破几个角，但考虑到妈妈未来还要使用，只好放弃，改成手工画上裂痕；地板整修成磨石子地，空间中的

木头质感搭配绿和咖啡色磁砖，整体氛围就非常台湾。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，阿蕊为老邻长何先生剪发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后来她才说出是风水考量，因为“右手拿剪刀时，刀尖要朝大门，不可朝屋

内。”

傅天余认为美术组提出了非常精彩的概念，就是家庭理发不会像发廊一次性装潢成一个调子，而应该是先

做了一处装修，过几年又弄一下别的，或是戏中拍片的女儿（陈庭妮饰）拿回来一盏漂亮的灯，东西有新

有旧，时间痕迹是不一致的。她回忆验景时的感动：“一走进去，一点都没有那是片场的感觉，美术讲求不

著痕迹的生活感，我真心觉得很厉害，表演跟讲话都自然而然滚动起来，现实跟电影是无接缝的，但每件

事又是用电影专业手法制造出来。”

店面改造途中有一段插曲，本来美术组的设计图上，左右方向要对倒过来，结果妈妈不愿意，打给台北的

女儿，两人为此吵了一架，后来她才说出是风水考量，因为“右手拿剪刀时，刀尖要朝大门，不可朝屋

内。”傅天余一直觉得对大美术很抱歉，王志成却很能理解，缓颊说只要把图纸左右对调就好，施工上没有

影响，就顺著妈妈的意思修正，尊重她职人工作上的坚持。

电影敲定由息影多年的影后陆小芬主演时，所有人都觉得是神来一笔又极度对味，王志成第一时间在心中

大呼“这就对了嘛！”阿蕊本人则喜孜孜表示：“陆小芬人很好，见面时我们还抱在一起，说我们是失散的姊

妹。”傅天余见妈妈沾沾得意，故意浇点冷水：“人家是来演这个角色，不是演你！”



2023年2月27日，台中，阿蕊理发店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现实跟电影无接缝 


“台湾的戏很容易只有台北人VS乡下人，或都市人VS底层人，寻常人物比

较少被精准呈现，但台中旧城区，很多人家是传产小工厂，可能是各行的师

傅。”他们不是愤怒或悲苦的，而是务实且和善。

话虽这么说，她还是安排了妈妈和陆小芬同框的机会。现实中的阿蕊，客串演出了戏中阿蕊的姊妹淘，她

们作伙去妈祖庙拜拜、杀价买东西、在高美湿地踩水看夕阳，“那时候天气很冷耶，可是剧组很贴心，我们

一从水里上来，就准备大浴巾，弄得温温的给我们擦。”妈妈回味一年前拍摄当天的趣事，也悄悄表露一点

她的以女儿为傲。

陆小芬在片中的造型，说99%以妈妈为范本应不为过，那也是典型的台湾阿桑风格──上衣要花花红红，头

发要烫得蓬蓬，才显得精神。造型指导许力文特地把陆小芬带去市井阿桑光顾的美容院，才烫得出这种卷

发。傅天余一开始就跟陆小芬沟通：理发练到什么地步，会直接影响电影能拍到多少，我们绝不是做做样

子，一定得花很多时间练习。剧组先请小林发廊支援基础剪发课，让陆小芬和方志友（饰美发师小女儿）

一起从零学起，另外再请一位基隆老师傅传授老派的剃胡、剃发、梳油头，陆小芬同时展开两套课程的魔

鬼训练，她自我要求甚高，完全不用人盯，就带著假人头回家苦练，她说要把戏演好的承诺，让傅天余真

心佩服与感谢。

“台湾的戏很容易只有台北人VS乡下人，或都市人VS底层人，寻常人物比较少被精准呈现，但我家所在的

台中旧城区，很多人家是传产小工厂，可能是黑手或各行的师傅，他们都有个技术，生活忙碌安稳，也都

满有钱的。”傅天余举例，这群人道别时不会说“再见”，而是“我要去忙了”，他们不是愤怒或悲苦的，而是

务实且和善。



《本日公休》剧照。图：威视电影提供

那也是典型的台湾阿桑风格──上衣要花花红红，头发要烫得蓬蓬，才显得

精神。造型指导许力文特地把陆小芬带去市井阿桑光顾的美容院，才烫得出

这种卷发。

片中小女儿也从事美发业，但她和发廊同事一个澹然、一个谄媚的待客之道，正好能衬托女主角和客人间

恰如其分的互动，突显她做人做事的信念，包括和前女婿（傅孟柏饰）维持很好的关系，有一段剧情：前

女婿告诉阿蕊自己要再婚了，以后不能常来，阿蕊说这样很好，人应该要有伴，但当然要顾虑女孩子的心

情。这就是阿桑体贴的善意，也是傅天余很满意自己能写出的一场戏。

《本日公休》不著重于交代理发阿姨的职人生命史，也并非要悼念某种已逝的情怀，而是选择讲一个当下

正在发生的故事，傅天余认为那就是现在的台湾，岁月的厚度就依附在理发店的人事物景，及陆小芬充满

生命力的脸上，“中国导演徐浩峰讲过一段很棒的话，他说演员除了演技，还要有生命感，这部片的每个角

色，我找的都是这个。”

从只身上台北读书、向往远方的二女儿，到带著一群伙伴回家拍电影的导演傅天余，无论这部作品是否为



创作上的归来，她都更笃定接下来的人生要像片中的角色们，每个人都在行动，不需要说漂亮的理由，想

做的事，做就是了。


